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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父母给自

己的孩子取名“海鹰”。这股热潮，有很

大一部分原因源自一部当时风靡全国的

军事电影——《海鹰》。这部电影由八一

电影制片厂摄制，反映了海军官兵英勇

顽强、敢打必胜的战斗风采。1959年，这

部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献礼片

上映，“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成为家喻

户晓的经典台词。神勇矫健的“海鹰”，

成为那个时代人民海军的鲜明符号。

这部电影男主角的人物原型之一，

是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接见的战斗英雄张

逸民。他是人民海军第一代鱼雷艇艇

长。电影《海鹰》的主要情节，就是依据

他的传奇海战经历改编而成。

上世纪 50 年代，国民党海军舰艇频

繁袭扰我沿海地区，破坏渔业生产，威胁

海上航运安全。鱼雷艇以其小吨位、高

速度的特点，能够在局部海域迅速部署，

执行侦察、巡逻和打击任务，成为人民海

军近海防御的尖刀利刃。

1955 年 1 月 10 日晚上，张逸民所在

的鱼雷艇大队，奉命在海上执行伏击任

务。在长时间的潜伏等待后，敌军“太湖”

号护卫舰进入了伏击海域。就在我编队

准备发起攻击时，出现了一个意外状况：

编队中两艘鱼雷艇因风高浪急，未能及时

跟上，只好被迫返航；海战场上只剩下张

逸民驾驶的 102艇和另一艘 101艇。

一艘鱼雷艇，一次战斗会配备 2 枚

鱼雷，同时发射进行打击。然而，在攻击

时，张逸民所在的 102 艇，只有左管鱼雷

发射出去，右管鱼雷却成了哑雷。这是

张逸民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张逸民与艇员迅速进行排查，发现

是海浪太大，海水灌进了甲板上的鱼雷

管，导致送药器发生故障。他们迅速更

换了鱼雷送药器。然而战机已逝，敌舰

“太湖”号趁机溜走了。

返港后的敌“太湖”号护卫舰，将航

行中发现鱼雷火光的情况上报给了指挥

所。国民党军又派出了“洞庭”号炮舰出

港查看情况。我雷达发现其踪迹后，指

挥员命令鱼雷艇编队前往攻击。张逸民

得知情况后，主动请战。指挥员一开始

考虑到他所在的 102 艇只剩一枚鱼雷，

航行时会造成艇身失衡的情况，便拒绝

了这一请求。可张逸民再三恳请，指挥

员 最 终 同 意 了 。 张 逸 民 驾 驶 102 艇 出

发，迅速追赶我军两艘先导艇。然而，到

了集合地后，他却没有发现两艘先导艇

的踪迹。

原来，海军雷达站发现，在前往攻击

的航道上，有国民党军的扫雷舰正在巡

逻。指挥所便通知编队撤回，但在风浪

中疾行的张逸民未能接到这个命令。

彼时，作战海域的风浪愈发疯狂，鱼

雷艇高速行进在海面，撞起高高的海浪。

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在艇员身上。张逸

民没有退缩，他要和 102 艇的战友一起，

带着仅剩的一枚鱼雷，向敌人发起攻击。

苍茫的大海上，张逸民借助微弱的月

光，发现海面泛起的一条光带上，出现一

个黑点。他当即判断，那应该就是目标！

在距离敌舰 2海里时，张逸民确认那就是

国民党海军的舰艇。加速靠近敌舰到仅

0.5 海里时，水手长提醒张逸民可以发射

鱼雷了。但他没有发射。这么近的距离，

如果再不发射鱼雷，102艇很有可能会撞

向敌舰。作为艇长的张逸民当然清楚这

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他更清楚，只有一

枚鱼雷的他们没有退路，两船靠得越近，

敌舰越难规避，鱼雷命中率越高。所以，

他选择继续逼近。直到距离“洞庭”号约

200米时，张逸民才按下发射按钮。

几秒钟后，张逸民看到敌舰上出现

了 闪 亮 的 白 点 ，紧 接 着 是 数 米 高 的 水

柱。火光吞噬了舰体——命中了！由于

距离太近，爆炸冲击波将 102 艇甲板上

的玻璃全部震碎，6 名甲板人员瞬间耳

鸣失聪。张逸民命令 102 艇迅速掉头，

快速撤离。

就这样，102 号艇官兵冒着与敌舰

同归于尽的危险，以单艇独雷，在大风浪

中击沉吨位远超自己的敌舰“洞庭”号，

书写了海战史上的英雄壮举。

3 年后的“八·二四”海战中，张逸民

又带领艇队在岸炮部队的配合下，在金

门料罗湾外海，击沉国民党军用坦克登

陆舰改装的“台生”号大型运输船，重创

敌“中海”号坦克登陆舰，取得胜利。

电影《海鹰》将这两次战役合并，进

行了艺术化加工。电影里，909号鱼雷艇

在“鬼屿”伏击，用最后一枚鱼雷击沉了

敌舰“中正”号，成为影片中的战斗高潮。

1958 年 9 月 1 日，张逸民率领鱼雷

艇部队作战时，由于遭遇恶劣天气和极

端情况，所在的鱼雷艇沉入大海。电影

中，主角张敏在 909 号鱼雷艇沉没前，组

织艇员降下国旗、与鱼雷艇告别，跳海求

生，在 2 天 2 夜后获救。现实情况比电影

情节更为惊险。当时海浪滔天，落水的

张逸民与战友命悬一线。得知情况后，

原东海舰队福建前线指挥所迅速发出急

电，命令快速搜救落水人员。获救的张

逸民和战友被迅速送往厦门救治。

在为他们更换衣物时，战友们在张逸

民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被浸湿的遗书。

时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厦门前指司

令员的彭德清看到张逸民写着“青山处处

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遗书时，不禁

潸然泪下。被抢救过来的张逸民说：“这

都是给家里人说的话，现在活过来了，销

毁吧。”彭副司令员说：不能销毁，要给部

队全体指战员看，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革命

军人肩负的责任和保卫祖国的决心。正

因如此，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张逸民为原型

之一，拍摄了电影《海鹰》。

2016 年，张逸民与世长辞。张逸民

生前所在部队如今装备了更加先进的导

弹快艇，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鱼雷

艇部队“忠诚骁勇、灵活机动、敢打必胜”

的战斗精神，早已融入官兵的血脉，沿着

一艘艘舰艇的航迹奔向远海大洋，奔向

新的胜利。

左上图：电影《海鹰》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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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军事电影《海鹰》讲述人民海军鱼雷艇的战斗传奇—

银幕之外的深蓝记忆
■胡 薇

今年的 5 月 4 日，陆军宣传文化中

心在新媒体平台发布 AI 微电影《青春

的远征》。影片讲述了长征路上 4 位年

轻官兵，以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战胜

漫漫征途的故事。作为主创人员，回想

创作过程，我们有许多难忘的经历。

为迎接五四青年节，我们计划制作

一部微电影。主题如何定？剧本如何

写？我们一直在思索着。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在大渡河畔采访时，听到了一

个感人故事。强渡大渡河前，营长选定

了 16 位勇士。就在队伍快要出发时，

时年 16 岁、入伍未满 1 年的新兵陈万

清，哭喊着非要参加突击队不可，最后

得到批准，成为第 17 位勇士。

他的故事，让我想到更多年轻红军

官兵的故事。长征，是一场青春的远

征。上个世纪的“00 后”“10 后”，甚至

“20 后”们，用青春的信仰与朝气，如炬

火般，燃烧并照亮了漫漫征途。

于是，我们决定将影片主题确定为

“青春的远征”，开始了剧本创作。“绝命

后卫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壮烈牺

牲之时，年仅 29 岁。陷入绝境、吹响冲

锋号与战友一起跳崖的司号员何步荣，

以及用生命为突破腊子口打开胜利之

门的苗族小红军“云贵川”，当年都是十

几岁的年纪。我们希望通过讲述这几

个故事，阐释那一代青年人，以理想之

火照亮万里征途的凌云壮志。

当“全剧终”为剧本创作画上句号

时，距离预定的影片发布档期，只有短短

一周时间。如何把一个个字符转换成一

帧帧画面，这个难题摆在我们眼前。

相比实景拍摄、真人出演的大投入

和长周期，AI 视频制作的低成本和高

效率，表现出极大优势。为弥补技术和

经验上的不足，我们与驻地某工作室联

合，共同创作。

人物造型的设计是一道难关。在战

斗中幸存的陈万清和何步荣，可以参照

其老年时期的照片用 AI 技术还原年轻

时的容貌。但陈树湘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资料，只有根据战友口述和历史资料复

原创作的画像、雕像；“云贵川”只有一些

回忆录中留下的片段信息。为了生动再

现他们的容貌，技术团队使用数据分析

软件，抓取并筛选海量信息与 AI生成技

术结合，逐个细节推敲、修改。最终方案

中，陈树湘的坚毅决绝、“云贵川”的娃娃

脸，都具有辨识度和记忆点。

90 多年过去，曾经的战场早已换

了新颜。AI 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场景还

原的难题。输入相应场景影像资料或

文字描述，AI 便可以智能生成战争场

景。湘江的浴血奋战、困牛山的生死诀

别、大渡河的波涛汹涌、腊子口的陡峭

绝壁……每个场景都惟妙惟肖。

不过，AI 生成视频的不确定性，也

让人难以把握。我们本以为将人物造

型、场景描述、条件设定等一项不落地

输入，就能生成理想中的视频片段，却

不料，AI 消耗大量算力与积分，拿出的

产品品质如同开盲盒一般难以预料。

以“云贵川”抱着一捆手榴弹从高

崖跳下的一幕为例。起初生成的画面

中，手榴弹后盖是完好的，是个明显的

穿帮镜头。我们加入“拉弦”的描述指

令后，AI 却生成了带有数米长火弦的

画面，又或拉弦就拉出爆炸火光。对

此，我们几经修改，都难以如愿，最终只

能用一个远景来代替特写。

影片的最后，我们通过虚实结合的

方式，用“彩蛋”的形式讲述了 4 个故事

在新时代的影响和英雄精神在当代的

传承。

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产生了独特的

艺术感染力。影片中，老年何步荣拿着

那把军号，对如今的青年说：“当年我们

吹 响 冲 锋 号 ，不 是 去 冲 锋 ，而 是 去 牺

牲。”那场景，感人至深。

“这才是 AI 的意义”“沿着英雄的

足迹，走好我们的长征”……看着网友

留下的一条条评论，我们更加坚定，这

样的创作之路是可行的。与伟大的长

征相比，我们的付出微不足道。有幸的

是，我们能在新时代的叙事架构中，运

用前沿技术为那场“青春的远征”写下

自己的微小注解。

用
AI
再
现
﹃
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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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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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旭
航

20 世纪 70 年代，我曾在部队当了 5

年电影放映员。时隔近 50 年，回想起

当放映员的岁月，我依旧感到是那样的

美好，心中充满对往日时光的留恋。

那时我所在的部队，是一个步兵

团。当时团里挑选放映员，要求不仅要

具备无线电方面的基础知识，还要会

写、会画、会讲普通话、会教唱歌曲。高

中学历的我，物理课基础知识还算可

以，学生时代曾是学校的业余文艺骨

干。于是，我被调到了团政治处电影

组，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接到通知那

一刻激动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看电影是官兵非常向往的一

种文化娱乐方式。当上放映员后，战友

们经常问我：“晚上有电影吗？”只要一

听说晚上团里要放电影，大家就会像过

节一样兴奋不已，白天的训练都会格外

卖力。那个年代，电影多是露天放映。

晚饭之后，大家就会热切地期待连队值

班员吹响集合的哨音。各连喊着嘹亮

的番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到电影

放映场地。到达场地后，连与连之间便

展开了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拉歌

比赛。

每当晚上有电影放映任务，我们

电影组的人员就会格外忙碌。那时的

影 片 ，都 是 通 过 铁 路 运 输 传 递 过 来

的。上午，我们要骑着自行车，到 10 余

公里之外的火车站取回影片。影片取

回后，我们还要检片、倒片，对放映机

精心擦拭、维护、保养。我们一丝不苟

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生怕因某个环节

疏忽而影响晚上的放映。那个时期，

电力供应短缺，部队所在地区经常停

电。我们还要对自备的小型发电机进

行检查、调试、加油。

放映员说是个技术活，实际上还是

个力气活。每次放映前后，我们都要来

回搬运大大小小 10 来件器械设备。尤

其是那台 100 多斤重的发电机，从运输

工具上搬上搬下，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但一想到能给战友们带来欢乐，

我们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后来，我所在的部队赴某农场执

行军农生产任务，电影放映条件和营

区相比更加艰苦。农场区域很大，部

队都是以营为单位集中居住。每个营

距离团部少则十几公里、多则几十公

里。所以电影放映是以营为单位组织

的。我们电影组需辗转各营区进行轮

番放映。过去在营区一场就可以放完

的影片，在农场要放映三四场。那时，

农场全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尤其是

雨后，汽车行驶很容易打滑，有时还会

深陷泥潭中。接送我们往返的交通工

具一般都是农场的拖拉机，行驶途中

十分颠簸。为了防止机器被震坏，我

们 会 把 相 对 精 密 一 些 的 设 备 抱 在 怀

里。露天放映最担心的就是下雨。一

旦遇雨，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护好放

映设备。只要机器不受损，自己即便

全身淋透，也无怨无悔。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屈指算来，

自己离开放映员的岗位已快 50 年了。

但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期间所经历的一

切，会像老电影一样，时常在我的脑海

里回放，成为我难忘的军旅记忆。

我的放映员岁月
■王争亚

零下 35 摄氏度有多冷？在去阿尔

山前，我们摄制组一行人对此都没有概

念。今年 2 月，我们带着时政微纪录片

《强军思想育新人》拍摄任务，抵达阿尔

山。刚下飞机，凛冽寒风迎面割脸，呼

出的热气瞬间凝结成霜，我们第一次领

教了北疆边关的严寒。

12 年前，正是这个时节，习主席冒

着风雪来到这里，看望一线执勤官兵。

在机场，我们一眼就从接机的人群

中认出了吴景伟。他就是当年那个站

在习主席身旁、说话时有些腼腆的年轻

战士，如今已成长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某连连长。

吴景伟一米七多的个子，腰背挺得

笔直，像一棵扎在雪地里的白杨。因常

年戍守边防，他脸上皮肤粗糙，眼尾的

细纹里镌刻着时光的痕迹。

拍摄的第一站，吴景伟带我们去往

当年他与习主席“相遇”的地方——大

兴安岭深处的三角山哨所。车子缓缓

驶离阿尔山市区，一头扎进茫茫林海雪

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40 分钟

后 ，我 们 到 达 了 目 的 地 。 我 们 沿 着

习主席当年走过的 58 级陡峭台阶，登上

海拔 1000 多米的三角山哨所。站在哨

所高处，望着眼前的边关风光，吴景伟

触景生情，回忆起 12 年前的难忘瞬间。

“当年合影时，由于我年纪比较小，一

直紧张地向后躲。习主席两次轻轻拍着

我的肩膀说‘小伙子，靠我近一些’。”说到

这里，镜头下这位操着山东口音的边防

连连长，眼神变得更加坚毅，“主席勉励我

们，要牢记职责，再接再厉，为祖国站好

岗、放好哨、守好边。这些年，习主席的话

一直刻在我的心里，深深激励着我。”

从一名普通战士，到保送陆军步兵学

院，再到毕业后毅然选择重回阿尔山——

吴景伟从没忘记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今

年是他扎根阿尔山的第 13 年。在他心

里，阿尔山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拍摄的第二站，吴景伟决定带我们和

连队战士们一起踏上巡逻线，寻找边防界

碑。那天雪下得很急、很大。刚一上山，

老天就开了一个玩笑——原先晴空万里，

转眼间阴云密布。无人机视角下，茫茫白

雪中只见几个黑点在缓慢移动。

急促的风雪抽打在脸上。吴景伟

打头，我们踏着齐腰深的雪，艰难地行

走在山脊线上。突然，一名新兵喊了一

声：“连长，雪太大了，我看不清路！”吴

景伟立马一把抓住他，提醒大家“手拉

手”。原本左右摇摆的队列，变成了紧

紧相连的一条线。

恶劣的天气让拍摄进度变得迟缓。

拍摄结束，吴景伟顾不上自己还在感冒，

只催促大伙儿赶紧上车暖和暖和。

回到连队，我们观摩了一场演练活动。

“值班室注意！丰产沟方向发现可

疑迹象，建议无人机从哈拉哈河岔口开

始逆向搜索。”吴景伟拿起对讲机，下达

的指令简短有力。值班室立即响应，派

出无人机进行搜索。现场紧张有序，官

兵斗志昂扬。

演练结束，吴景伟向我们展示他随

身携带的笔记本。本子已被翻得起了

毛边，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数据——这

是他多年野外蹲守时记录的。他总结

出一套独特的“脚印判读法”，仅凭雪地

里 留 下 的 脚 印 ，就 能 推 算 出 对 方 的 身

高、体重，甚至步态特征，从而锁定嫌疑

人。如今，这套方法已形成教材，被推

广至全旅学习使用。

离开前，我问他，这么多年，觉得苦吗？

他搓了搓那双满是冻疮疤痕的手，

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他望向远处的

哈拉哈河，说：“习主席当年顶着凛冽寒

风，同我们一起站岗。他来过这里，心

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这里的风雪，就是

我人生的最高荣誉。”

那 一 刻 ，我 分 明 看 见 了 他 眼 里 的

光。那道光，穿透了林海雪原的风雪，

温暖而坚定。

回程车上，暖气吹化了领口凝结的

冰碴。雪还在下，来时的车辙已被埋了

大半。

我翻开采访本，想记点什么，笔却

停住了。那句“这里的风雪，就是我人

生的最高荣誉”，如一颗石子投入心湖，

泛起层层涟漪。

12 年，年轻的战士成长为一名边防

连长，一句嘱托长成了信仰。这些年，

吴 景 伟 把 自 己 钉 在 了 北 疆 的 风 雪 里 。

风雪吹白了眉发，却吹不凉青年官兵心

中的一腔热血。

（作者系《强军思想育新人》“爬冰

卧雪 迎风向阳”篇主创人员）

时政微纪录片《强军思想育新人》“爬冰卧雪 迎风向阳”篇背后的故事—

一 名 边 防 连 长 的 心 路 历 程
■本报记者 吴 迪

红色光影

荧屏内外

创作手记

时政微纪录片《强军思想育新人》“爬冰卧雪 迎风向阳”篇海报。 节目组提供

扫码观看电影《海鹰》

背 后 的 海 战 传 奇

扫码观看时政微纪录

片《强军思想育新人》“爬

冰卧雪 迎风向阳”篇


